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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佛陀曾經告誡弟子要「以戒為師」，可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戒律應當如何理解？一位在家居士如何透過閱讀律典，知道自己如儀的護教方式呢？事實上戒律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必然會受到歷史文化的影響而有所轉變，因此必須從施設戒律的因緣中進行情境分析，從中萃取出佛陀的教義，並且將教義落實於自已的生活之中，甚且回應到當代佛教所面臨的相關問題。

本文首先經由《比丘戒．捨墮十》
細緻地情境分析，在生活點滴之中體悟佛陀所倡導的中道生活。其次由《比丘戒．捨墮十》整理出淨人
在僧俗互動中扮演的角色，並且舉出淨人與教團所成立的基金會有所類似之處，進而將淨人的角色提供當代佛教教團發展入世關懷的另一種參考，豐富現今論述所缺乏的面向。

關鍵字：1.捨墮  2.淨人  3.僧俗互動  4.現代意義  5.入世關懷

1、 前言

佛教聖典包括經、律、論三藏，其中律藏是僧眾具體的生活規範，但是在施設戒律
的因緣中，往往也會看到居士角色出現。由此可知，僧眾的出家修行生活還是脫離不了與居士之間的互動，甚至有些地方是必須透過居士來護持的。所以儘管比丘戒的對象是比丘，但是透過研讀比丘戒可以得知居士如法護教的線索。

一般而言，居士護持僧團的方式簡單可分為出錢以及出力兩類，前者稱為「施主」，後者稱為「淨人」，而只有「淨人」的角色位屬僧團運作之中，因此研究淨人的角色，將更有助於僧俗之間的份際的拿捏。

《比丘戒．捨墮十》因為優波難陀比丘強行向淨人索衣，最後遭來非議而訂立此戒，因此戒文中清楚明白規範比丘合理取得物資的過程。佛陀精準巧妙的教法，令清淨修行的比丘一方面可以免於缺乏物資的無意義苦行，另一方面又可以透過如法的取衣過程，成就施主的布施以及淨人的護持善行，並且不會引來不必要的非議。戒文細緻的情境分析，可以呈顯佛陀於生活當中的智慧，讓後代弟子細細思維與學習，讓佛陀的智慧展現在日常生活當中。

其實僧團遭世俗非議的議題現今依然存在，近年來台灣的佛教團體蓬勃發展，特別是倡導入世關懷的教團吸取了大多數社會大眾的捐款，雖然有些學者對此現象抱持著比較肯定的態度，但是也有一些學者卻大肆批評，認為這是佛教教團走向世俗化、市場化與資本化的結果，更甚者還主張佛教不該涉入社會福利事業。面對這樣的困境，有人建議向企業管理的經營模式學習，或者從非營利組織的角度切入，但是卻都忽略了回到浩瀚的三藏中思維佛陀的教法，找尋可能的痕跡。

佛陀教導弟子，佛滅後應當「以戒為師」。佛陀已經圓滿正等正覺，是所有佛教徒皈依的三寶，入滅前的叮嚀定當含有深意。並且印順導師也曾經說過：「以佛法研究佛法」，那麼是否也應當「以佛法研究佛教問題」？因此本文企圖透過聖典的解析，跨越時空找尋佛陀教誡教授的真理，並且將真理運用到當代的議題，使佛法成為可應用的「活法」。

2、 本論題之研究意涵

本文中的「教團」為廣義的教團，包括佛教的七眾弟子，即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沙彌、沙彌尼、正學女等，至於「僧團」（sangha）則是指比丘與比丘尼的僧團而已。
因此，可以說「僧團」只有出家眾，並不包含在家眾在內，而出家眾與在家眾共同的團體則稱為「教團」。

根據日本學者佐藤密雄（1963：310～316）的研究，在佛教僧團中擔任營運事務的人稱為「執事人」，而執事人共有十七種工作類型，除了第十三種淨人（kappiyakAraka）是在家眾以外，其他十六種執事人都是出家眾。由此可知，「淨人」可以說是在家眾參與僧團運作最密切甚且也是唯一的角色。但是為什麼僧團需要有在家眾擔任淨人呢？而淨人的工作意涵為何？又對於僧團、淨人自身以及其他的在家眾有什麼幫助？這是値得探討的問題，也是本研究關懷的重點。

近年來台灣的佛教團體蓬勃發展，倡導入世關懷的教團往往以成立基金會的方式從事各項社會服務工作，這些教團的基金會不但吸取了大多數社會大眾的捐款，還在某些福利服務的項目有凌駕公部門的發展趨勢（王順民1999：5）。雖然有些學者對於教團的貢獻抱持著比較肯定的態度，但是也有一些學者卻大肆批評，認為佛教教團走向世俗化、市場化與資本化，更甚者還主張佛教不該涉入社會福利事業。面對這樣的困境，有人建議向企業管理的經營模式學習，或者從非營利組織的角度切入，但是卻都忽略了回到浩瀚的三藏中思維佛陀的教法，找尋可能的痕跡。

因此，本文將以《比丘戒．捨墮十》為範本，分析淨人介於社會與僧團中的護教角色以後，進一步把淨人的角色類比於佛教教團基金會的位置，希望可以為當前佛教教團所面臨到的各種看法，提供另一種根植於律藏的省思觀點，豐富目前相關論述之不足。同時希望可以在社會歷史脈絡下，進行施設戒律的情境分析，配合語言的理解以及法義的思維，探討跨越時空向佛陀請法的可能。也就是讓佛陀的教法從聖典中鮮活起來，運用到當代的議題，使佛法成為名符其實的「活法」。

3、 《捨墮十》的情境分析

《比丘戒．捨墮十》的戒條很長，並且內容很豐富，含有不同身分的僧（出家眾）俗（在家眾）互動（觀淨比丘2004：94）。戒文大致可分為三大段落，分別是施主對於比丘的供養、淨人對於比丘的護持以及比丘對於二者的回應。在戒文解析之後，本文將從中整理出佛陀教法的中道宗教生活模式。

一、施主對於比丘的供養

（一）戒文
：

如果國王（rAjan）、大臣（rAjabhogga）、婆羅門（brAhmaNa）、居士（gahapatika）派遣使者（dUta）送衣料的資金（cIvaracetApana衣物等價物即衣資）給比丘，說到：「你用衣資買衣料後，送衣料給某比丘」。假若那位使者往詣那位比丘後，說：「尊者！這衣料的資金特別為大德帶來了，請大德收取衣資。」這位比丘適合告訴（vacanIyo）使者：「朋友！我們不接受衣資，但在恰當的時候接受清淨的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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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布施者對於比丘的供養

（二）解析：

從這一段施主對於比丘的供養，可以看到有下列幾個：

1. 如法的施主

在戒文中，雖然並未出現施主（dAyaka）這一個字詞，但是卻清楚指出可以擔任布施者的身分包括國王（rAjan）、大臣（rAjabhogga）、婆羅門（brAhmaNa）以及在家居士（gahapatika）。這四種身分實際上涵蓋了印度當時所有從事金錢買賣活動的社會人士，唯獨將不持金錢的遊行沙門排除在外。顯示所有擁有金錢的人，都可以擔任施主。另外，從施主對使者的囑咐：「你用衣資買衣料後，送衣料給某比丘」，可以看到施主布施時候的心思是否夠細密，並且對於僧團的運作是否有充分的了解，都會影響布施行為的如法程度。
2. 比丘的回答

文中用假設語法提出一個案例，假若那位使者沒有完全遵照施主的囑咐，而直接把衣資送往那位比丘的時候，比丘適合的回應為何。

vacanIyo是動詞vatti的未來被動分詞（或稱義務分詞）。按照巴利語法，未來被動分詞的意義包括：necessity必要, obligation義務, fitness適合（Perniola1997：367）。可以翻譯為：must be done必須被做、should bedone應被做、ought to be done應該被做，和can be done可以被做等等（Warder1991：104）。但是在中文的語意中，不同的翻譯有很不一樣的意思，因此本文考量上下文的情境以及教義，將未來義務分詞分為三種翻譯
：該動作為自身應盡的責任，翻譯為「必須」；動作者視情況而定者，翻譯做「可以」；在一個特殊的情境之下，世尊對於比丘如法言行的一種建議，翻譯做「適合」。因為這一段戒文vacanIyo偏向第三種狀況，所以本文譯為「適合告訴使者」。

比丘這一句回答文：「朋友！我們不接受衣資，但在恰當的時候接受清淨的衣料。」有三項重點，不接受「衣資」、「恰當」的時候、接受「清淨」的衣料。因為佛陀不允許沙門釋子持有金錢，所以說不接受「衣資」。但是佛陀並不贊同無意義的苦行，所以如果比丘需要生活物資，而此時剛好有適當的因緣可以取得（例如有居士要如法供養時），比丘便可以合理適度地接受，故說在「恰當」的時候。然而比丘也不是所有的物資皆可接受，只能收取「清淨」的四種資具－－食、「衣」、住、藥。這四種資具是生活基本所需，在娑婆世界中需要這四種資具維持生命，是人世間的一種苦，因此佛陀開緣，比丘是可以接受這些物資的。

從這一段僧俗互動當中可以看到佛陀施設戒律的智慧，一方面杜絕金錢持有的弊害，另一方面開放了出家人合理收取生活必需品以及施主如法布施的管道。

二、淨人對於比丘的護持

（一）戒文

假若這位使者問比丘：「大德有任何服務人員（veyyAvaccakara，即執事）嗎？」比丘們！有需要衣料的比丘就可以指出（niddisitabbo）適合的園役ArAmika或優婆塞upAsaka，說到：「朋友！這是比丘們的服務人員（veyyAvaccakara）。」

假若這位使者指導那位服務人員以後，回到比丘那裡，報告說：「尊者！我已經指導大德指示的那位服務人員（veyyAvaccakara），請大德在適當的時候去，他就會送衣料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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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淨人對於比丘的護持
（二）解析

從前一段戒文的解析，可以知道比丘不收受金錢，然而現實的社會生活，早已過了以物易物的時代，林林總總免不了金錢的買賣，所以出家人的生活需要有代為處理淨資的人，在戒法上稱為淨人。

從上一段分析得知，施主語詞未正式出現在戒文中，但是戒文卻巧妙地指出所有適合擔任施主的身分，這一段「淨人」的部分也是有相同的情況。淨人（kappiyakAraka）該詞也未出現在戒文中，但是戒文卻列舉出適合擔任淨人的身分，包括園役（ArAmika或稱寺男）、優婆塞（upAsaka）、僧團的服務人員（veyyAvaccakara又稱執事）。淨人一方面收取施主布施給比丘的財物，購置衣物給比丘，完成居士清淨如法布施的意願，另一方面也讓出家人可以得到需要的物品，清淨專心修行。

但是如果當時使者並沒有接著問淨人是誰時，比丘不可以主動說明淨人是誰。所以比丘而是在被詢問的況下，因應當時自己的需要以及布施因緣，被動地抉擇是否指出淨人。也就是說如果接受布施的結果可能會有不良的影響，比丘可以不對施者說明淨人是何人。所以在此段，未來被動分詞niddisitabbo（動詞原形niddisti）翻譯做「可以指出」。

另外經分別對於戒法的施行有更詳細的施行細則，按照經分別的解說，比丘在回答施者淨人是誰的時候，也不可以用「與彼！」、「彼蓄之！」、「當交易！」、「彼當購之！」（通妙1990：314）等等的方式回答，只能如實地回答施者誰是淨人而已。這樣回答的方式完全將比丘排除於金錢買賣交易之外，出家眾只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面對自己的需求，合理地用適當的言語回應當時的時空因緣。

區區一件衣物，又是自己真的有需要，有人要供養，有人要服務的，比丘在收受的時候都還必須如此清楚地觀照因緣，不可存有貪念，並且要用適當的方式加以回應，可見得對出家人來說，生活的點點滴滴、在在處處都是修行的功課。

三、比丘對於二者的回應

（一）戒文：

比丘們！需要衣料的比丘前往後，可以敦促（codetabbo）服務人員兩三次，提醒（sAretabbo）他說：「朋友！我需要衣料。」

當服務人員被敦促兩三次後，若帶來衣料，這樣子就好。假若沒有帶來，那位比丘為了衣料適合默立（ThAtabbaM）四次、五次，最多六次。

為了衣料默立四次、五次，最多六次後，若帶來衣料，這樣子，那就好。假若沒有帶來，當比丘努力次數超過，而帶來衣料，比丘接受該物就是捨 （nissaggiyaM）墮（pAcittiyam）。
假若沒有帶來衣料，比丘必須親自去（gantabbaM）或派（pAhetAbbo）使者去施主那裡說：「大德！您們為了比丘送來的衣資沒有提供比丘任何好處。請大德受用自己的淨資，不要失去自己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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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比丘對於二者的回應

（二）解析

這一段戒文是全戒文的重點所在。當時佛陀之所以會施設《捨墮十》這一個戒條，就是因為有一位大臣遣使者供養優波難陀比丘，而優波難陀比丘到了這裡以後開始出現狀況，過度索衣而遭人非議。

原來當時有一位大臣要布施衣料給優波難陀比丘，而在大臣使者告知比丘可以去淨人處取衣以後，擔任淨人的優婆塞並沒有適度回應比丘「請取衣」的動作，使得優波難陀比丘前往優婆塞處默立。後來使者二度催促優波難陀比丘去取衣，比丘再度至淨人處默立，優婆塞仍舊沒有把衣拿給比丘。後來使者又三度請求優波難陀比丘去取衣，所以優波難陀比丘此時便到優婆塞那裡明白地向他說：「我要衣！」（通妙1990：314）。不巧的是，當時優婆塞有事必須趕赴市民集會，只好請優波難陀比丘隔天再取衣，可是這時候優婆難陀比丘不答應，強行索衣，以致那位優婆塞只好先為比丘取衣，然後再趕赴集會，最終果真因為遲到而被罰款（通妙1990：310～312）。

優婆難陀比丘強行索衣的事情後來因此遭人非議，並且告知佛陀，佛陀因而制定了《捨墮十》這條戒法，說明比丘合理取衣的過程。戒法中訂定合理的取衣過程為，比丘在獲得取衣訊息以後，可以到淨人那裡敦促（codetabbo）、提醒（sAretabbo）他三次，說到：「賢者！我要衣。」如果還沒有得到衣物，則適合到淨人處為取衣而默立（ThAtabbaM）六次。如此過後仍然得不到衣物，比丘就不可以再去找淨人要衣，但是必須親自去（gantabbaM）或派（pAhetAbbo）使者去回應施者自己沒有取到衣物的事實。

佛陀制定合理取衣的教法，可以整理出下面四項意涵：

1.非無意義的苦行

如果比丘需要基本的生活資具――食衣住藥等，而又有適當的因緣可以取得的時候，比丘便可以合理適度地接受供養，顯示佛陀倡導合理的宗教生活並不是無意義的苦行。所以比丘在如法的情況下，得到施主的使者請求前往取衣的訊息以後，可以到淨人處言明：「賢者！我要衣。」但不可以說「與我衣！持我衣來！交易我衣！去購我衣！」（通妙1990：314）等等的話語，謹守如實表達需求而不介入金錢交易的原則。

2.避免捲入爭訟

在往淨人處三次言明「我要衣」之後，如果未能取得淨衣，可以再為取衣而默立六次。默立的時候「不得坐，不得取食，不得說法。」只有在被問到為什麼來的時候，可以說「賢者！知之。」（通妙1990：314）如此默立表達方式既清楚、堅定、不矯情、不曖昧，又溫和，不會捲入與淨人無謂的爭訟當中。

3.合理地節制欲望

三次言明、六次默立的用意是在提醒淨人，而不是強行取衣，但是經過如此過程之後仍然無法取到淨衣，比丘就必須了解取衣的因緣未俱足，而放棄前往取衣的動作。不管自己有多麼需要這件衣物，都必須觀照因緣，用最合理如儀的方式行事，一方面保持正念正知，不被貪念牽著走，另一方面又保持出家眾清淨的修行身分，不涉及社會上的金錢交易與爭訟纏鬥當中，並且保住居士（包括施主與淨人）對僧團的信心。

4.守護布施善行

最後，為什麼要轉告施主自己未能取到淨衣的事實呢？其主要的涵義並不是去向施主告狀，而是如實告知事情的結果，請施主善加守護自身的財物。所以比丘必須要告訴施主的是：「大德！您們為了比丘送來的衣資沒有提供比丘任何好處。請大德受用自己的淨資，不要失去自己的資金。」而不是論及中間的過程與是非。

佛陀的教法是可以在生活當中活生生應用的，並且在簡單的事物處理當中就可以看見佛陀智慧的展現以及眼光之宏遠。因此，戒律的制定並不是讓人的生活產生拘束，綁手綁腳，而是呈現出如理的宗教生活軌範。短短的《捨墮十》佛陀施設戒律過程，幾乎就可以拼湊出佛教整體合宜的僧俗互動關係，以及居士如法供養、服務比丘的護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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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 比丘回應的四項意涵
四、合理中道的宗教生活

比丘、施主、淨人三者的關係在圖三及圖四表露無疑，而檢視一下布施過程「金錢」的走向，可以發現到佛陀施設戒律巧妙地把金錢屏除在出家眾生活圈之外。在生活圈以內，是僧團只取所需物資的修行生活，而在生活圈之外，就是金錢交易的社會經濟活動了。此生活圈儼然是一條僧團修行生活的保護網，也是在家眾與出家眾互動之間的份際，如圖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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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僧團修行生活與居士社會生活之區隔圖

金錢的概念究竟為何？佛陀為什麼不允許出家眾持有金錢，甚至連語言上涉及金錢買賣都不可以呢？這種嚴謹對待金錢的態度，讓人不得不對金錢的意涵再仔細思考一番。

如果語言的習慣用法可以揭露社會大眾對於某事物的普遍概念的話，那麼從現今有關「金錢」、「錢財」等慣用語，包括「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有錢可使鬼推磨」、「錢不是萬能，沒有錢萬萬不能」等等，都可以看到現今金錢的使用模式，早已經遠遠脫離以物易物的交易功能，並且將欲望和我慢激發到以為只要掌握金錢，人類就可以無所不能，甚至於還把金錢與食、衣、住、藥等同，視為維持生活的基本要件。

但是在《捨墮十》可以看到，不持金銀的比丘們一樣可以如法取得所需的物資，並且在取得物質的過程依然不會脫離修行的本位。一方面避免落入無意義的苦行，另一方面也避免金錢帶來的危害。因此，《捨墮十》呈現中道的修行生活，徹底將現今把金錢持有視為理所當然的概念粉碎。似乎佛陀於二千五百年以前就已經洞視到金錢的使用即將對於人類欲望的超級影響力，而提供了清淨的僧團生活，作為社會生活的一種理想模式。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這種在現實生活中不易達到「理想」，再次驗證人生是苦的真相，佛弟子應該要努力設法讓自身的生活不斷往清淨之路靠攏。

4、 淨人角色及現代意義

一、淨人所圓滿的三善業

從上一節的分析，比丘戒不允許比丘持有金錢或是有涉及金錢交易的言行，但是比丘可以透過淨人代為管理自己不適合直接持有的物品（包括金錢在內），顯示出佛陀施設戒律中道的精神。對於容易引起不良影響的言行絕對禁止，但是對現實生活中的某些不得不的基本需求，另外開了一條適當的管道，而作為僧團與社會之間的居中人物就是淨人了。

因此淨人圓滿了三方面的善業：護持出家人的修行生活、圓滿施主的布施善願，另外還累積自己證悟菩提的波羅蜜。因為淨人是距離出家生活最近的在家居士，尤其對於已經有出家打算的居士，擔任淨人可以實際在生活參與僧團的運作，接觸出家人的生活方式，這些淨人對於自己的利益。所以擔任淨人不僅僅是一個服務比丘的角色而已，對其他居士的善願以及自己的學習都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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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 淨人的角色

如果把圖五僧俗互動的關係核心，由比丘轉移到淨人身上，可以突顯淨人角色的重要性，如圖六。淨人一方面要護持僧團的運作，一方面要適當守護社會人士的善行，另一方面自己也必須不斷在教法中成長。淨人似乎是一道橋樑，溝通世俗與神聖之間不同的價值判斷標準，也像是一名僧園的保全人員，讓僧團保有修行必須的清淨環境，但卻不至孤立於現實社會之外，而對於社會中的善男信女來說，淨人也像是一條接引的繩梯，讓一般大眾有機會接觸僧團，種植福田。

二、教團所成立的基金會

（一）佛教基金會之發展與相關論述

近年來台灣的佛教團體蓬勃發展，有些學者認為這是由於法鼓山、佛光山、慈濟等教團大力推行人間佛教理念的成果（王士峰、王士紘2000：29），也有一部分學者認為這是受到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江燦騰2004：25）。不管原因為何，佛教教團從事入世關懷活動是現代佛教發展的一種顯著的現象，應當是無庸置疑的。而在社會環境以及法令的規範之下，佛教推展的各項入世活動往往必須交由慈善或文教基金會來運作，所以成立基金會似乎也是必然的結果，但這也使得教團走向逐漸財團化（龔鵬程1998：314）。

在今日，台灣佛教教團的基金會不但吸取了大多數社會大眾的捐款，還在某些福利服務的項目有凌駕公部門的發展趨勢（王順民1999：5）。面對這樣的宗教現象，現今學界的論述大致有哪些態度呢？本文選擇下列五種不同研究角度的論文進行分析：

1. 用參與式觀察法進行研究，試圖整理台灣本土的宗教經驗。持比較肯定的態度，認為教團對於社會具有道德提升、人心淨化的作用。（盧蕙馨2004：N1～18）
2. 以社會福利資源的角度切入，著重佛教教團擁有的龐大民間福利資源。態度比較中立，重點在於福利資源的統籌運用（王順民2000：78～93）。

3. 將教團成立的基金會運作模式與其他組織經營方式相互比較，認為基金會的運作應該是非營利事業的管理型態（龔鵬程1998：327～347）。

4. 抨擊走向現代化的結果，導致與流行文化相結合，龐大的寺院組織發展過程宛如是百貨公司或是連鎖商店的經營模式（江燦騰2004：22～26）。

5認為如果宗教執意要走社會福利事業的路線，那就永遠只能在社會中隨波逐流，談不上自主性與發展遠景。主張宗教團體不應該涉入社會福利事業（周慶華2000：417～436）。

分析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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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當代佛教教團發展的相關論述

信徒布施金錢給教團，實踐了六度波羅蜜中的「布施波羅蜜」，原來應該是令人讚嘆的善行，而教團將信徒的善施加以運用，投入台灣社會甚至是世界性的宏揚正法、淨化人心、慈善救助等項目，應該也是令人稱許的活動，但是卻引來諸如第四、第五類的負面論述。姑且不論這些說法的論點夠不夠公正客觀，面對時代性的爭議，應該將別人的批評拿來作為一面省思的鏡子，一方面向內對自己有警惕作用，另一方面向外思考如何以佛法來回應當下的問題。

再則，第二類與第三類的論述雖然沒有特別明顯的褒貶，但是也都未能從佛教本身出發，看到佛教團體不同於世俗組織的特質，也就是佛法與世間法不共的部分。因此儘管有些學者強調佛教入世關懷的重要性，但都只是從世俗性的資源運用層面來說的，無法適當解決教團從事入世工作所面臨到挑戰。面對如此的困境，龔鵬程指出教團成立的基金會並不屬於一般的企業組織，而應該歸於非營利組織之列。可是無論是企業管理也好，非營利組織也罷，兩者都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下的產物，與世俗化、市場化、資本化的質疑幾乎是承襲相同的文化思想脈絡，並沒有真正跳脫出資本主義思考的框架。佛陀教法的特色是出世間的不共法，如果佛教教團成立的基金會與一般社會福利資源以及企業/非營利組織的運作沒有兩樣，那麼佛陀教法的特殊性如何彰顯？

最後說到第一類的研究角度，在參與式觀察法的田野調查之中，的確可以比較細膩地見到宗教領導者對佛法的體悟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可是對於佛法的分析也只能夠停留在表層而已，無法進入比較深層的法義來加以論述，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綜合以上五類論文的論述方式，儘管對於教團從事入世關懷的態度有所差異，但是共同的特色就是對於三藏聖典著墨不深。
如果佛陀的教法只能適用於二千五百年的印度，那麼佛教的宏揚便有危機，也難呈顯出佛法當中所蘊含的真理。而如果佛法真理是可以貫穿時空的，就更沒有理由談到當代議題，卻忽略了根植於佛教聖典的論述。

因此，本文在以《捨墮十》為範本，分析淨人介於社會與僧團之中的護教角色以後，並且還進一步地把淨人的角色類比於佛教教團基金會的位置進行分析。這樣的做法，除了希望為當前佛教議題，提供另一種根植於律藏的省思觀點，豐富既有的論述以外，也希望藉此彰顯如何將佛教聖典在當代運用的重要性。

（二）淨人角色與佛教基金會

如果進一步地把《捨墮十》個人之間的互動，擴大到團體與團體之間的關係（如圖八），不難發現淨人的角色與教團成立的基金會位置有許多相似之處（如圖九），因為兩者都是藉於社會人士以及僧團之間。因此上述對於淨人角色意涵的探討，應該可以作為基金會推行入世關懷各項活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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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個人擴大到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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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教團基金會與淨人之相似性

也就是說佛教教團所成立的基金會，如同淨人一般扮演著捐款者以及僧團的居中角色，但是基金會有它成立的宗旨及目的，並不是像淨人一樣單純地以處理僧團日常生活瑣務為主要目的，而是以僧團所宏揚的佛法教理為藍本，去完成入世關懷的事業。

佛教教團基金會的成立受到國家法律的約束，其運作方式自然與其他世俗的非營利組織有許多共同之處，但是本文的重點在於指出以佛教為信仰核心的非營利組織有什麼特殊的內涵，是迥然不同於一般的，亦即佛教不共法的部分。如同前面的分析，淨人圓滿了三方面的善業：「護持該出家人，助成施主的善願，累積自己證悟菩提的波羅蜜。」同樣地，佛教教團所成立的基金會，一方面接受社會大眾的捐款，另一方面又將得到的善款經由各類的慈善或文教活動回櫃社會大眾，運作的機制其實就是佛教僧團入世關懷理念的落實。因此該基金會的宗旨，最好能夠如同淨人的角色一般，一方面護持僧團的入世理念，讓施主如法布施並在過程中體悟佛法深意，最後還能夠呈現出該組織特有的宗教關懷。這樣一來，僧團本身不必經手金錢運作，而且所從事的入世關懷也與一般世俗的慈善公益有所區隔，對於僧團世俗化、資本化、市場化的許多質疑，或許可以得到釐清。

再則，如果佛教教團的基金會沒有辦法做到像淨人一般，成為一道溝通世俗與神聖之間不同價值判斷標準的橋樑；又或者像一名僧園的保全人員，讓僧團在宏揚入世關懷的教法之餘，能夠擁有修行必須的清淨環境；對於社會中的善心布施扮演著接引的繩梯，讓大眾因此善行而有機會接觸佛法。那麼，以佛教掛名的基金會與其他一般的非營利組織有什麼不同呢？又如何在今日越來越講究功利和經濟掛帥的世界趨勢中，展現出與眾不同的清涼呢？

雖然戒律與生活息息相關，免不了會受到社會文化變遷而改變，但是戒法內蘊含的佛陀智慧以及真理並不會隨時空流轉。所以本文的重點並不在於出家眾能不能拿金錢，而在於將佛陀施設戒法背後的法義，透過細緻的情境分析，讓該戒法的精神從書面文字中活出來。尤其在現代，「拼經濟」儼然是社會的主要價值觀，《捨墮十》中出家眾對於金錢過患的防堵，正好可以為現代社會提出另一種省思。

5、 結語

「佛、法、僧」是所有佛教徒皈依的三寶，但是如何透過「法寶」理解「佛陀」教導的法義，並且如理的護持「僧寶」，讓正法久住，卻是一大課題。正法久住的重點，不應該僅僅是聖典的保存或是佛寺的建造等等，而是要讓正法如理的落實在人間，因此探討聖典所具有的現代意義是重要的議題。

現代許多大型的佛教教團，標榜入世關懷的理念，可是卻招來某部分非議的聲音。如何以三藏聖典作為省思依據，思考佛教教團的走向，也是本文所關切的主題。而《比丘戒．捨墮十》中施主、淨人、比丘三者的互動，提供了一個清楚僧俗合作護教的方式，佛陀的智慧可以作為回應當代議題的參考。

經過對於施設戒律的因緣進行細緻地情境分析，佛陀所倡導的中道生活體現無遺，而淨人在僧俗互動中扮演的角色，與當代教團所成立的基金會有許多類似之處，其中僧俗之間清楚份際的拿捏，可以避免過於世俗化的非難。在現今人際互動頻繁的社會之中，僧俗互動尺度的拿捏需要更高明的智慧與善巧，而佛教教團成立的基金會應該也要能夠呈現出佛教組織特有的宗教關懷，才能夠與一般的單純主張人道關懷的非營利組織有所區隔，免於流俗之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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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捨墮」巴利語為nissaggiya pAcittiya，其中nissaggiya是「捨」的意思，pAcittiya為「賠償」之意。「捨墮」兩個字合起來，就是當僧眾對於衣服、坐具等所有物之持有態度不法的時候，應當將其物捨棄於僧團或他人，然後行懺悔之罪（妙通譯1990：3）。因比丘過度索衣，強求淨人帶來衣料，即使淨人帶來衣料，比丘接受的衣料必須被該比丘「捨」出，該比丘並因此「墮」於佛制的戒網（觀淨比丘2004：95）。所以，古代漢譯作「捨墮」。


� 「淨人」巴利語為kappiyakAraka。根據巴英辭典T.W. Rhys Davids& W. Stede, Pali-English Dictionary.PTS, 1921, P188. kappiya: "according to rule, right, suitable, fitting, proper, appropriate. kAraka: one who make it befitting, ie who by offering anything to a Bhikkhu, make it legally accptable."所以淨人（kappiyakAraka）實際意義是「助成出家眾如法如律受用物品或行為清淨的人。」（觀淨比丘2004：132 


� 一般都說「制戒」因緣、佛陀「制戒」，但是依照楊郁文教授的觀點，皇帝才用「制」這一個字，所以佛陀應該用「施設戒律」比較妥當。在此「施」是供給，「設」是設法，亦即佛陀提供戒律供佛弟子明白而遵守之。佛陀是法王，不同於皇帝只是人王。參考自「阿含要略」課堂筆記92.12.10。


� 水野弘元1972《仏教要語の基礎知識》。東京：株式會社春秋社，頁103。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合稱為四眾，但此處的「眾」是parisad、parisa，不是sangha，sangha這個字只用來形容比丘與比丘尼僧團而已。所以本文的「僧團」只指比丘與比丘尼的團體。


� 本段所提到的文獻，將在本文第肆節「淨人角色及現代意義」第二小段「教團成立的基金會」進行詳細的討論。


� 本文所有戒文的翻譯皆參考自觀淨比丘2004《復歸佛陀的教導（一）──兼論印順法師的詮釋》，頁93～143。部分巴利語詞的翻譯參考李鳳媚1999《巴利律比丘戒譯注》，頁41～44。


� 圖一至圖七中的人物圖案取材自佛光漫畫「小故事大啟示」網頁http://www.fgs.org.tw/fgs-cartoon/index.htm，2003.11.10。


� 在觀淨比丘2004《復歸佛陀的教導（一）》一書中，將該戒文七個未來被動分詞分為五個層次。必須（前往gantabbaM）、應該（派遣pAhetabbo）、宜（說vacanIyo）、適合（站立ThAtabbaM）、可以（指出niddisitabbo、敦促codayitavyA、提醒sAretabbo）。本文參考分為三類，依照不同的狀況翻譯作必須（前往gantabbaM、派遣pAhetabbo）、適合（說vacanIyo、站立ThAtabbaM），以及可以（指出niddisitabbo、敦促codayitavyA、提醒sAretabbo）。


� 論及現代議題而以三藏聖典為主的研究並不多見，目前比較明顯的是陳美華（2004：23～66）〈佛教的婚姻觀──以《阿含經》為主論〉一文。相較於該文以經藏為主論，則本文是以律藏為主論而探討現代議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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